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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杂履

黎 明 前

我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五个年头出生的。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大约是

在五六岁或七八岁的时候。那可能是在秋季的某一天，我们正在当街玩

耍，见两个穿黄军装的人走进东院刘烈源家，我们很好奇，就和几个小孩

子也跟了进去。这两个人已不怎么年轻了，头戴战斗帽，身穿呢子军服，

脚穿高靿皮靴，腰挂大战刀，一看就是军官。他们站在院子的石磨旁，咕

噜着什么。这时二大娘从屋里走了出来，两个人又哇啦了一阵子，原来他

们是问哪里有做豆腐的，他们是看见院子里的石磨才走进来的。二大娘连

比画带说地告诉他们这里没有豆腐，他们就走了。从这时起，我才知道，

日本人来了。

过了不久，又看见在西线道（哈大道）的这边搭起了好几排马架式的

工棚，接着来了好几百“勤劳奉仕”，他们就住在这些工棚里。听说不久

有的人就死了，据说是水土不服。后来又有人说在半夜里听到从工棚里传

出喊叫声，是冤魂的哭叫。说法越来越多，越说越玄，听来叫人发瘆。直

到这时，人们才知道，日本人要在这里修飞机场。很快机场就修成了，因

为有一个下雨天，日本人从村里叫了不少人，说是帮助推飞机，我也好奇

地跟去了，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停在跑道上。这是一个不大的机场，狭长的

跑道只是用土夯实了，没有打水泥，好像是临时用的机场。那架飞机据说

是出了故障才着陆的，只有一个飞行员。飞机已经无法发动，要大家把飞

机推到离机场不远的桥台铺村去。飞机虽然不大，但道路泥泞难行，大家

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飞机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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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子后边的砀石山村，日本人还圈了很大一块地，盖起了房子，运

来了很多东西，至今我也说不清楚那里是工厂还是仓库，好像从那里传出

过机器的声音，反正看守很严密。听说村里有一个人去那里偷东西被打死

了。我只去过那里一次。有一年，不知为了什么事，日本人在那里搭起了

戏台唱戏，要周围村里的人都去看，我还记得，那天唱的是武戏，有人说

是《铁公鸡》。

在村西头，有几栋木板房子，那是干什么的，我至今很模糊，只知道

那里住着一些日本人，有一间房是日本浴池。听说日本人是男女同浴，都

很好奇，有时偷偷溜到那里，趴在窗上往里看，可窗帘遮得很严实，什么

也没有看到。

一天，我们看见，就在这个浴池旁边的柱子上，绑着一个中国人，上

身衣服被扒光。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季，太阳火辣辣的，那个人被晒得已经

奄奄一息了。隔了一天，我们去看，那个人还绑在那里。再过一天，人不

见了，有人说，那个人死了，有人说放了。据说，他是因为把日本人埋掉

的死马扒出来被抓住的。日本人的狠毒，在我童年的心灵里留下了永远不

可磨灭的记忆。

过了不久，又传来了很坏的消息，说日本人要并屯，我们这个村也包

括在内。大家听说后，人心惶惶，都不知道要把我们赶到哪里去。人们以

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等待着，都预感到这是一场灾难。但是，一天天过去

了，再也没有传来这方面的消息，反倒传来了“日本人不行了”的说法。

对这，人们虽然很高兴，但也是半信半疑，而且不敢公开议论。终于有一

天，传来了日本人“打败了，投降了”的消息，更有人说得有鼻子有眼，

看见日本人把枪和刺刀往井里扔，而且正在烧东西。这些消息虽然没有得

到证实，但人们却注意到这几天日本人不露面了。一天晚上，我们站在屋

顶上向北望，看见那里闪着火光，冒着浓烟，大家猜测，难道日本人真的

开始烧东西了？过了一两天，看见“二鬼子”（人们对为虎作伥的朝鲜人

的蔑称）到村里来卖黄军毯，毯子上有火烧的痕迹。从他们嘴里得知，日

本人把成捆的新军毯都烧了，他们是从里面抢出来的。这下子人们全明白

了，日本人真的败了，大家自然很高兴，但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

于是只好等待，但谁也不清楚等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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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杂履

日本人投降后，后街有个叫王恩茂的人，从废弃的水井里捞出了日本

人扔下的上百把刺刀和枪栓枪筒之类的武器，证实了人们当年的猜测。

日本投降后，飞机场旁边的马架式的工棚依然还在，那是日本人当年

为抓来的“勤劳奉仕”搭设的住处，但是已经没有人理它了。由于当年曾

经有过神秘的传说，村里人说一到半夜工棚里就传出瘆人的吼叫声。我和

一些孩子常常怀着一种探险的好奇心要看个究竟。每座工棚都很长，里面

搭着对面铺，人们可以从两边进出，一到门口，一股发霉的潮气立刻扑面

而来。我们卷起裤腿，从这头飞快跑到那头，这时再看腿上，落满了黑黑

的跳蚤，我们再迅速地扑打掉。这纯属是孩子式的恶作剧，但今天看来，

我们的同胞就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为日本人充当奴隶的。有很多劳

工死去了，说是水土不服，其实是劳累折磨致死。我们应当牢记民族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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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 色 时 期

日本人失败了，但谁都不知道日本人哪里去了。既没有听到枪炮声，

也没有看见日本人是怎么走的。总之，这里的老百姓是没有人管了。一向

习惯于被人管的中国老百姓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陷入茫然之中。

有一天，忽然听说俄国人来了，有人叫他们“老毛子”，有人叫“大

鼻子”。由于人们久居山乡，当时还不知苏联红军的事，所以用了这样不

恭的称呼。“老毛子”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谁也说不清

楚，总之是来了，而且只有一个人，端着转盘枪守在原来日本人占领的地

方。那里有日本人留下的很多物资。人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试探着，发

现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于是人们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有人还经常到那

里走走看看。

突然有一天，一伙中国人拥到那里，扛起了东西就往自己家里搬。开

始时还是少数人，一看没有人管，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这个消息飞快地

在全村传开了，人们好像一下子醒悟过来，像总动员似的倾巢而出，纷纷

拥向那里，抢开了“洋落儿”（当时人们对洋货的称呼）。我记得，头天夜

里下了场大雨，路上又泞又滑，人们全然不顾，男女老少像疯了一样往来

奔跑，肩扛的，手提的，胸前抱着的，身子拖着的，一切能用上的地方都

用上了，有的人家还把大车赶来了。人人身上都溅满了泥浆，有的人跌倒

了，手里仍紧紧抱着抢来的东西，这一刻，人们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

极限。那一年我九岁，也随着人流拥到那里看热闹。说看热闹，是因为那

时年龄太小，还不知道哪些东西有用，反正只记得没有孩子们感兴趣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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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杂履

西，所以我至今仍说不清楚人们都拿了些什么东西。我只记得，在那里停

了很多大小汽车，有一辆吉普车歪倒在水沟里，我用石头费了很大力气砸

开了前面的两个车灯，拧下了两个小灯泡，又在方向盘那里拧下了一个什

么东西。这时天又下起了雨，人却越来越多，周围十里八村的人都拥来

了，抢势更加疯狂，人的喊叫声、雨声和东西的撞击声混成一片，好像郁

结在人们心头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一下子全爆发出来了。这时突然响起

两声枪声，我吃惊地抬起头看一看周围，人们毫无反应。不知是谁把沥青

点着了，滚滚的浓烟冲上天空，随风飘散。天上乌云飞驰，地下人头攒

动，构成了特定时代的特有的一幕。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忘记那个场

面。这种抢“洋落儿”，一直持续了三天。除了拿不走的，都被洗劫一

空。后来听说，当时那个苏联红军就在场，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制止，

是制止不了，还是没有命令？听说那两枪也是他开的，但不是朝人群，是

朝天空放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政府在这一带开展了向国家献资材运

动，老百姓抢来的“洋落儿”大都上缴了。我父亲抢了不少汽车轮胎，全

部都上缴国家了。我的那两个吉普车灯泡，这时早已不知去向了。

很显然，是“大鼻子”赶跑了日本人而后占领了这个地方。听说不久

又来了几个“大鼻子”。村子里几个胆子大的大孩子还经常跑去跟他们

玩，跟他们要东西吃，有时“大鼻子”也给他们些糖果和饼干。他们说，

“大鼻子”最生性，喝完酒，吃完东西两手就往裤子上蹭，裤子都是油渍

麻花的。他们说，“大鼻子”最傻，好糊弄，只要拿点东西就能换他们的

东西。后来有的人竟拿祭奠死人用的票子去买他们的东西，他们还很高

兴。当他们用这种票子买中国人的东西时，中国人不要，他们才知道上当

了，转过来就狠狠地打中国人。我们感到“大鼻子”很怪，性情反复无

常，捉摸不定。有一次，不知道他们纪念什么节日，找去了不少中国人凑

热闹，他们用转盘枪打电线杆上的瓷瓶。听说后，我也去了，刚出村口，

就听见嗒嗒的枪声，我突然感到子弹嗖嗖地向我射来，好像就打在了我旁

边的地上，我急忙跳到沟里趴下了。枪声一停，我掉头就跑回家了，我心

里骂着大鼻子真不是东西，竟开枪打小孩。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沾他们

的边了。

过了不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天，“大鼻子”突然闯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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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手里提着棒子，呜哇乱叫，也不知要干什么。不一会儿，就见我爸爸

满脸是血地走进院来，大家怔住了，一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原来我爸爸

在东胡同里碰见了“大鼻子”，“大鼻子”叫唤了一阵子，我爸爸听不懂，

就举起棒子向爸爸的头上打去。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来要鸡蛋的。更糟糕

的是“大鼻子”见到女人就追，嘴里喊着“妈达木，哈拉少”，吓得女人

们到处躲藏，有的跳进菜窖里，有的钻进菜园中，直闹得全村鸡飞狗跳。

以后一听到“大鼻子”进村，人们就拼命东躲西藏，有的躲不及了，就抓

把锅底灰抹在脸上。到后来，沸沸扬扬的传说就多了起来，其中不外乎是

说“大鼻子”怎样骚扰，人们怎样用智慧去对付，尤其关于女人们的故事

最多，大都是弱小的女子怎样制服了强悍的“大鼻子”一类传说，大长了

女人们的志气。到这时，人们已经把“大鼻子”当成敌人看待了。新中国

成立后，中苏两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当人们知道那时来这里的“大鼻子”

就是苏联红军的时候，人们的感情怎么也转不过来，尽管有人反复解释说

那是白俄等等，但人们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都认为他们是把我们当成战

败国了。弥漫在人们心中的这种阴影，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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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杂履

狼 吃 人

在我的童年经历中，亲眼看见被狼吃过的人也许是最难忘的一件事。

从亲历亲见的角度说，我是个幸运者。因为被狼吃了的人，是不可能再讲

述他自己被狼吃的经过了，而听人家讲述狼吃人的事毕竟不是亲历亲见，

即使讲得再逼真，也总有隔离感。我要讲述这件事也绝不是向人讨点快

意，而是因为它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悲惨、最残酷的一幕。

那是在日本投降后不久，一切都还笼罩在黑暗年代留下的阴影之中，

周围显得那么苍白，使人感到空气中仍然潜藏着躁动和不安。农民们的命

运仍旧紧紧系在那块赖以存活的土地上，他们依然维系着“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千百年来的古训。这一年，他们把庄稼的颗粒收获回家以后，

又回到田间，刨出地里的茬子，耙田整地，为来年的又一个循环做准备。

就在这个秋季的早晨，一件惊心动魄的惨剧发生了。

在我们这个村子里，有几个出了名的不务正业者，他们好吃懒做，或

吸毒成瘾，或赌博成性、偷鸡摸狗、溜街串巷，村里人都避之唯恐不及。

有个住在后街姓刘的，人称“二癞子”，是个地道的泼皮。他原本是个庄

稼人，也曾干过一些农活，不知怎么，变得游手好闲起来，越走越邪，而

且又臭又硬，后来竟有家不归了。人们为他变坏可惜，又恨他祸害乡邻。

一天早晨，太阳刚刚钻出地面，村里就哄嚷开了：“二癞子”被狼吃

了！人们虽然恨他，但万万想不到会有这种事。多少年来，就说狼能吃

人，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人们自然都半信半疑。我是最早跑到后大坑沿

的。大坑沿在村后街西头，往北往西都没有人家，是连片的庄稼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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癞子”就是在那里被狼吃的。那里已经来了几个人，呆呆地站着，眼睛盯

着地上的什么东西。我挤进前面，看见一张草席苫在那里，上面沾着许多

血迹。掀开草席，原来是一个人伏卧在地，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

就是二癞子。只见他前身伏地，后身撅起，腹部被掏开，肠子流在地上，

臀部和大腿的肌肉大都被吃掉，脸部着地，后脑被撕开许多一寸多长的大

口子。再看地上，留有厮打搏斗的痕迹，不远处的白墙上，溅满了一大片

血迹。实在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惨的场面，甚至连想象都难以想象，

直到今天想起来，也还是要做噩梦的。

这时，东边的太阳刚刚出来。人也越聚越多了，听目击者说，他们一

大早就到地里打茬子，后来听到有人喊叫的声音，他们影影绰绰看见大坑

沿那边好像有狗在咬人，就喊叫了一阵子，见那狗慢慢走了，就继续干活

了，谁知那是条狼。这时不知谁把前街打猎的叫来了，可是早已无济于事

了。原来，二癞子早就不回家住了。这天晚上，他睡在了老谢家后院的柴

火垛里。这后院有一堵高墙围着，旁边还有一矮墙可跳出跳进。这高墙是

用白石头加白灰勾缝砌起来的。据说（以下推断的成分很大），一大早，

二癞子跳出墙外靠着白墙拉屎，就见一条狗走了过来。狗吃屎在农村是常

见的事，所以他没有起一点疑心。后来越看越不像狗，他发毛了，提起裤

子就沿墙往回走，刚要翻墙，狼跳起来用前爪抓住了他的双肩，开始了人

与兽的生死搏斗。按理说，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面对再凶猛的野兽，也

能抵挡一阵子，不会被轻易咬死吃掉。但是，由于二癞子过的不是正常的

生活，身体自然不会好，加上前一天又饿又冷，而导致这样一个悲惨的结

局。可以看出，二癞子和狼也进行了拼死的搏斗，白墙上的血迹就足以证

明了这一点。事后，有人说，那不是狼，是日本人的狼狗。这些狼狗平时

吃惯了中国人的肉和血，小日本投降了，又把它放出来，继续祸害中国

人。这种说法听起来不无道理，而且符合当时的形势，但没有得到证实。

从此，关于狼的传说越来越多，越说越玄，一时使周围一带笼罩着极

大的恐怖气氛。至于那个二癞子，在人们唏嘘了一阵子之后，很快就被淡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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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杂履

拉 锯

今天才知道，国际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次大战接近尾声。当时是

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了原子弹，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苏联红军占领并接收了东北地区。就我的家乡来看，后来是八路军接

管了苏联的占领。

那时我已经十来岁了。大约是冬季的一天，村里突然来了一支队伍，

人数不多，他们穿着灰黑色的棉衣，又肥又大，很不合体，脚上穿着布

鞋，扛着三八大盖枪，据说是八路军。这里的人们过去只听说有个八路

军，但谁也没有见过，这时一看，原来八路军就是这个样子，未免有些不

以为然，心想，这样的队伍能成“气候”吗？但是这支队伍在另一方面却

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都分住在老百姓家里，放下行李，就给老

百姓挑水，扫院子，跟老乡问寒问暖，态度和蔼可亲。没用多久，军队和

老百姓就混熟了，消除了戒备心理。在村西的一家，住着几个穿黄料子军

服的，但这些服装并不是后来军队的那种统一着装，这些穿着只是表明了

他们的干部（军官）身份。这些人更和气，他们对待小孩子也一样热情。

那时，我经常到他们那里去玩，听他们讲一些革命故事，还讲一些笑话，

这些都深深吸引了我。有一次，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我跟他们走，我还

真认真了。当然家里不同意。过了一段时间，队伍开拔了，以后再没有音

信。说实在的，直到今天，我仍然怀念他们。从此以后，日子似乎平静下

来了。

但好景不长。1946年的一天，村西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枪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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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晴天霹雳，使村里人一下子惊呆了，慌乱中相互打听着，但谁也说不

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爸爸不在家，我和妈妈还有邻屋的婶婶们一时都不

知该怎么办。这时，西边的枪声像爆豆一样响得更加激烈了，间或还有南

山上传来的稀落的枪声。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到下屋去”，人们来不及

思索就跑到东西厢房的炕沿底下躲起来了。枪声足足响了将近一个小时才

停了下来，但我们谁都没敢动，直到听见外面有了说话声，才敢出来。第

二天才知道，中央军（国民党军）打过来了，他们已经占领了大石桥，昨

天又占领了砀石山。

从这时候起，国民党军占据了村北的砀石山，八路军占据了村南的南

山，我们的村子夹在中间，形成了两军的对峙，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拉

锯战。

村北的砀石山是一座石头山。山上毛草不生，裸露着白色石头。山不

高，呈东西狭长走向。但靠近哈大公路，居高临下，可以扼制南北通道。

山南边是砀石山村，山西边是桥台铺村。国民党军占据不久，就在山的东

西半坡各修了一座碉堡。从南面看去，就像两个耳朵。修碉堡，是国民党

军惯用的做法，它是以守地为上，所以认为碉堡是可靠的防御设施。今

天，我们乘火车从沈阳到山海关沿线，仍然可以看到当年国民党军留下的

大大小小的碉堡群，而且这些碉堡都是用高标号的水泥加钢筋建成的，当

然它们并没有挽救国民党败亡的命运。

八路军据守的南山是一座不高的土山，山上有草无树，只在沟岔处长

些矮小的灌木丛。从资源角度看，这座山的可利用价值并不大。从军事角

度看，无险可守，其战略意义也只是可扼制哈大公路。这只是起个观察哨

的作用，不便于大部队驻扎和运动。当时的八路军并没有把南山作为坚守

的据点，或来或去，行踪不定。南北山双方都没有投入大股部队，这里是

辽南地区双方军事对峙的分界线。

我们的村子坐落在两山之间，近百户人家呈东西分布，靠近南山。由

于局势纷纭无常，这里还没有建立起固定的政权组织。所以，村里有个大

事小情，大都是请头面人物出来帮助协调。现在的局面就更复杂难办了，

一会儿是八路军来，一会儿是国民党军来；有时国民党军来说自己是八路

军，有时八路军来说自己是国民党军，弄不好就有掉脑袋的危险。但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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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应付这种局面，又不能没有个主事人，所以八路军就找了个可靠的人当

村长，国民党军也找了个可靠的人当保长。我们村双方找的恰好是一个

人，事情好像简单了，但这个人就得有两副面孔，而且要机灵，善于应

付。那时的事情多是双方各自窥探对方的情况，再就是筹钱、筹粮、筹

物。比较起来，国民党军的扰民更让人切齿。正规军很少到村里来，就是

那些杂牌军保安队一些家伙常来骚扰。有个外号叫曲大眼的谍报队员，常

来村里肥吃肥喝，调戏妇女。东街有个大姑娘不从，他竟把没有拉弦的手

榴弹扔到人家院子里去吓唬人。出了这种事，主事人就得出来斡旋。我不

记得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了，听说干得不赖，他没有死心塌地跟定一方，也

就没有遭到什么不测。因为局势举棋难定，人们即使内心有倾向性，但也

都有两手准备。老百姓都是遇事少沾边，少管闲事，求得相安无事为上。

但是，愿望归愿望。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就由不得你怎么想了。多年

以来，中国的老百姓始终生活在苦难贫穷之中，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

运，但他们只求得能够过个平静的日子，仅这一点也没有如愿。我的家乡

也是这样。国共双方对峙不久，人们的这种侥幸心理就被打破了。双方开

始不断接火，有时双方在各自的山头对射，枪炮声响成一片，我们的村子

夹在中间，老百姓只好躲在家里，听天由命。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一颗

国民党军的炮弹（八路军当时没有炮）竟落到村里爆炸了，后街的一个人

被炸死了。有时八路军来到村里，以村为据点向北山射击，国民党军还

击，村子就成了攻击的目标，好在村里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的，成了天然

的掩体。但有时国民党军来村里，向南山打枪，山上一还击，村里可就难

免要遭厄运了。有一次，双方突然交上了火，村里的人们急忙躲藏。东屋

大婶的小儿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在噼噼啪啪的枪声中，大婶站在屋中间

大声喊叫着，这时突然一颗流弹打了进来，大婶的喊声戛然而止。原来子

弹从前窗的窗棂打进来，擦过大婶的耳旁，折进里屋钻进衣柜里。枪声停

后，打开衣柜一看，子弹又钻进衣柜中的花匣子里。多年以后，人们还在

不断讲述这件险事，感叹大婶的命大。在那个年月里，类似这种事情在村

子里是经常发生的。

开始时人们听到枪炮声紧张得不得了，久而久之也就不太在乎了，要

命的事到底还是个别的少数。所以，后来再听到枪声，一些胆大的人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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